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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明强

从一名普通采油工人，成长为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技术能手，24 年来，江汉油田清河

采油厂采油工张义铁累计研制出 115项技术

成果，其中，11 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项，40
项成果获国家专利，21 项成果在多个油田推

广应用，累计为企业降本增效 7000多万元。

今年 6月，张义铁站上了中华技能大奖的

领奖台。在他看来，“干热爱的事是一种幸福”。

“炼”成最年轻的高级技师

24 年前，刚当上采油工的张义铁悄悄抹

过眼泪，只因为他学了一身钳工本事，却要从

事采油工作。从成为采油工，到爱上这个职

业，张义铁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

第一次巡井，他自作主张开启了一口间

抽井，等发现问题时，原油已经流了一地。现

实逼迫他必须从头学起。

张义铁所在的站点距离江汉油田本部

70 多公里，一到周末，大家都回家心切，他却

选择留了下来，“想抓紧时间，把工作搞懂。”

那一年，他 17岁。

他拿出在技校学习钳工时的刻苦劲头。

白天，跟着老师傅跑井，从一台设备、一个零

件开始学起。晚上，在宿舍看书“充电”。就

这样，他自学大学《采油工程》函授课程，取得

了采油、输油、测试等 6 个岗位的操作资格

证。2000年，他成为单位最年轻的班长。

2004 年，技能大练兵给了张义铁快速成

长的机会。他重新“捡”起了在技校学习的机

械制图，还学会了电脑打字。

为熟练掌握五笔打字，他一有空就在电

脑前练习，“散步时看到路边的广告牌，脑中

就开始拆解每一个汉字，手指下意识地模仿

敲击键盘的步骤。”

就这样，张义铁的打字速度从每分钟 20
个字提高到 90 个字，机械制图从 2 个小时缩

短至 45分钟。

“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背 800道题，不背

会不睡觉。”曾一同参加培训的张文华，称张

义铁为“学习狂人”。

2007 年，中石化举办全系统技术大比

武，他从 300多名强手精英中脱颖而出，获得

集团公司集输工比赛第一名。那一年，他成

为油田最年轻的 80后高级技师。

对工友有情有义

“他不仅技术过硬，而且有情有义。”说起

张义铁，队长黄有阳充满敬佩之情。

队里有一位采油技师，长年驻守在边远

井站，一个人管 40 多口井，坚守了 18 年。张

义铁敬重这位“老石油”的“专情”，逢年过节，

总会自己花钱买些东西去看望。

“工作上，他真是能吃苦。”老班长鄢晓

兵依然记得，那一年，张义铁刚技校毕业，被

分配干加添加剂的活，别人干一两个月就受

不了要求换岗，可他没有怨言，一干就是一

年多。

更难忘的是前些年，鄢晓兵因投资失败，

欠下一笔外债。那时，他跌落谷底，甚至动过

跳楼的念头。张义铁得知消息后，马上召集

了一群技师朋友，帮助他一起筹款还债，还打

电话请鄢晓兵的好友多次安抚劝导，陪他渡

过难关。

“没有他的这番情义，我想都不敢想，现

在是个啥样子。”现在的鄢晓兵重拾自信，工

作和生活都回归正轨。说到动情处，他不由

得泪湿眼角。

将创新做到极致

在清河采油厂采油工艺研究所采油室主

任刘帅心目中，张义铁是一个有心人。

2011 年，刘帅与张义铁相识，当时张义

铁做了一个班组 QC 项目，想上报厂里进行

推广应用。

看到项目题目是《关于延长抽油机皮

带寿命的几点建议》，刘帅开玩笑说：“铁

哥，你都是首席技师了，怎么还在这小皮带

上折腾？”

“这还真不是小问题，大伙儿跑井换皮

带，辛苦又浪费成本。”张义铁回答说。抽油

机皮带是一线采油班组的日常耗材，夏季气

候炎热、大风降雨时，皮带消耗量就会相应

增大。

就这样，张义铁利用工余时间，跑了 7
个采油班组、20 多口发生皮带断裂、滑脱的

抽油井，对 90 多条断裂皮带分类统计，分

析出 7 个方面引起皮带断裂、滑脱的具体

原因，制定了 5 项改进措施，并对改进措施

逐一进行现场验证，让皮带的使用寿命增

加了 12 倍。

后来，这个 QC 项目在全厂推广应用，获

得了油田现代化成果二等奖。

张义铁的很多创新思路和点子都是源于

生活中的留心观察。

比如攻关“立式加药泵”时，他就从自行

车气门芯的工作原理受到启发，自制了关键

装置“单向阀”，一举解决了加药泵漏液的技

术难题。

24 年来，张义铁研制出 115 项技术成果，累计降本增效 7000 多万元——

“干热爱的事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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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烈焰相伴的“接骨医生”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通讯员 魏璐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温睿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汉中车务段汉中站的一

名客运员，8月 4日 20时，下白班的她刚走到小区楼下，就闻见

一股熟悉的火锅香，温睿喜出望外：“爸爸回来了！”

刚走进家门，温睿就接到了单位电话：“疫情防控形势收

紧，请即刻回站。”

温睿的父亲是位“老铁路”，在他眼里，温睿是个永远长不

大的孩子。10多天的防洪工作一结束，他就直奔家中，为女儿

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由于铁路工作特殊，父女俩长时间不能相

见已是常态。

父亲心疼地看着25岁的女儿说：“去吧，车站需要你！”

次日早点名，温睿像往常一样为大家测量体温、分发口

罩。点名结束后，她接到了新任务——转战客运现场组织。密

不透风的防护服、一次性手套，紧贴脸颊的口罩、护目镜、隔离

面罩，是温睿当日的工作标配。

早上 8时 30分，出站口的测温电脑前，温睿双眼紧盯屏幕，

确保查验出站旅客人人测温、一个不漏，她的眼睛酸涩到流泪，

只能趁旅客出站间隙使劲眨一眨眼睛。

10时30分，温睿的身影又出现在进站验证处，抬头看人、低头

看票、答疑解惑，整整两个小时，她感到闷热口渴、小臂酸痛。12时

30分，屏幕上显示的验证人数已从接岗时的500人增至2000人。

汉中火车站位于陕西省南部，是阳安铁路与西成高速铁路

交汇的重要节点。近日，疫情防控形势收紧，车站日均开行动

车 110余趟，每个高速站台的工作人员日均接车近 30趟，温睿

每天的步数都超过2万。

烈日当头，温睿和站台上的同事们，接受着高温“烤”验。

15时，气温接近 40摄氏度，细密的汗珠很快在温睿的脸颊

两侧汇聚。引导旅客去往所在车厢方向，告知带小孩的旅客牵

好孩子的手，提醒摘下口罩的旅客正确佩戴口罩……连续作业

几趟车下来，用胳膊擦拭额头的汗水感到刺痛时，温睿才发现，

胳膊已经出现了大片红疹。

不知不觉到了17时，她已经服务了近20趟列车。

“睿睿。”父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站台上。温睿惊讶地看着

满头大汗的父亲：“爸，您怎么来啦？”父亲大口喘着粗气，用手一

抹额头的汗水：“近两天又有强降雨，我得坐车提前回工区。给

你买了几个桃子，已经洗好了，来不及吃饭的时候就啃几口，等

爸爸下班回来了，给你做火锅吃！”

看着父亲背着沉重的双肩包，转身跑向天桥的背影，温睿

侧过身去，轻轻擦拭掉眼角流下的泪水，打开手中的作业表，认

真地勾画着下一趟列车的上岗时间。

站台上的父女相聚

本报记者 钱培坚 本报通讯员 许文峰 朱小刚

2500 摄氏度是什么概念？大概是长征五号火箭尾焰的温

度，足以融化绝大多数金属材料。而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

司宁波工务段焊接工区，就有这样一群“少数派”，每天在铁轨旁

与 2500 摄氏度的高温打交道，他们就是治愈“受伤”钢轨、道岔

的“接骨医生”。

8月 9日 23时，当万家灯火渐次熄灭，在萧甬铁路夏家桥火

车站内，一场火热的战斗刚拉开序幕。

32岁的朱昆是焊接工区的青年工长，今夜的钢轨焊接施工

由他来指挥。在做好所有准备工作、接到天窗点命令后，朱昆和

9名钢轨“接骨医生”跑步进入施工现场。

不同于铁路基本轨的更换焊接，道岔岔心的更换对于焊接

工艺要求更高，操作难度也更大。

焊轨的第一道程序是对轨。朱昆趴在线路上靠近钢轨接

头，一边“测量”观察一边下达对轨指令。经过 4分钟、10多个回

合的密切配合，12号道岔岔心与连接轨之间纵横向误差控制在

0.1毫米级别，这几乎是肉眼观察下能调整到的极限。

“安装预热支架、记录轨温、预热器火焰调节……”朱昆发出

的一个个指令简单明了，分工负责的工友响亮地重复后立即执

行。预热时轨端温度达到 1000摄氏度，四周的空气似乎被煮沸

了，轨面腾起近 1米高的热浪。

“点火浇筑！”朱昆果断下达浇注指令。班长李兴旭娴熟地

将一根引燃的特种火柴加入坩埚，瞬间亮起的火光把周围几十

平方米的范围照得如同白昼，一股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

焊剂融化后流入型腔，把两根钢轨铸成一体。40 多分钟

后，焊接作业完成，道岔岔心和钢轨顺利合二为一，朱昆和李兴

旭长出一口气。

宁波工务段焊接工区只有 16名员工，平均年龄 29岁，负责杭

深铁路等 900多公里线路的焊接任务。工区成立 10年多来，平均

每年焊接任务都在 500多接头以上，始终保持焊接质量零瑕疵。

海 上 追 风 者海 上 追 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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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华

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政府在第七十

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当下世界第一大

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是一场硬仗和大考。我们的

底气何来？

去看看祖国的南海边，去看看伶仃洋，

去看看那一座座海上风电场的建设者们，

正是因为他们，那万顷风车阵正与海风和

谐鸣奏新能源生产的“交响”。

7月 14日，当天全国发电量、最高用电

负荷迎来暑期首个高峰。而就在这一天，

全社会用电平稳有序，入夜后的万家灯火

灿烂如常。

于我们的生活而言，或许这是极为普

通的一天，而这普通一日用电的平稳有序，

背后是数代人的努力换来的。

很难想象，1949 年，中国能源生产总

量仅有约 0.2 亿吨标准煤。到了 2020 年，

这一数字攀升至 41 亿吨，增长超 200 倍。

能源结构转型也成绩亮眼,去年，中国清洁

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24.3%，水

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均居世

界前列。

这样的成绩，正是无数像吴秀平一

样的追风者，星夜兼程奔忙于山海之间

取得的。

无论是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这样的超级工程，还是建造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这样的突击战斗，闪耀其间的都是

建设者的优秀品格。

他们坚守创新、迎难而上，他们恪尽

职守，于无声处用汗水铸就一项项伟大

工程和一个个东方奇迹。这是劳动的诗

学，更是劳动的美学。其诗也壮美，其美

也辽阔。

建 设 者 的 品 格

阅 读 提 示

为了抢占施工窗口期，确保项目第一回路并网发电，吴秀平和工友们在海上升

压站连续住了 31 天，渡过了“感觉终生难忘”的时光，他每天盘算着工期节点、人员

安全，也盘算着当日的柴米油盐。建设者们在配电间的空地上用折叠床搭起简易

铺位，常常半夜一觉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睡，遇上恶劣天气，气温骤降，海风一吹，更

是透心凉。一座座海上风电场缀起了一串清洁能源的明珠，也缀起了一群海上追

风者的奋斗故事。

本报记者 陈俊宇 本报通讯员 杨晓菁 冯琨

金湾海上风电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金

湾区高栏岛与万山群岛间的南海之滨，距离

陆地 16公里，四周一片汪洋。

去年冬天，吴秀平和工友们曾在海上

升压站连续住了 31 天。作为驻站总负责

人，他每天盘算着工期节点、人员安全，也

盘算着当日的柴米油盐。当记者乘船来到

这座处在茫茫大海上的升压站时，对这段

让吴秀平“感觉终生难忘”的故事有了真切

感受。

海风呼啸带动风车电机，把清洁电能从

海上输送到陆地……在海上追风，很新奇，也

很艰难。

今年 4月 2日，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

模最大的海上风电场——金湾海上风电场项

目 全 容 量 并 网 发 电 。 金 湾 项 目 部 被 评 为

2020 年广东省工业系统大湾区建设工程劳

动竞赛的创新团队，这里，聚集着一群像吴秀

平这样的海上追风者。

追风重任

2019 年 3 月，在金湾海上风电场总承包

项目签约仪式上，广东能源集团将项目建设

工作交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

研究院（以下简称“广东院”）。

追风重任，落在了广东院资深项目经理

李耀能的肩头。

“工程建设必须要有科学部署、周全计

划。”37 年的电力工程建设从业经历，让李耀

能习惯“打有准备的仗”，把工作做在进度表

之前。

彼时，广东院已通过工程总承包、勘察设

计或前期咨询等方式参与到广东省多个海上

风电场建设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海上风电

全建设周期管理经验。

不同于陆上施工，海上风电建设最难的

地方在于，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对船机

的要求也更高。

当时，受海上风电“抢装潮”影响，船机资

源极度紧缺。尤其是风机安装平台，更是一

船难求。

“项目地处珠江出海口，淤泥深厚，涌浪周

期长，加上风机吊装采用叶轮吊，对风机安装

船机要求高，适合的船机数量并不多。”项目副

经理兼项目风机安装协调小组组长卢钦先回

想起那段海上时光仍记忆犹新。

在项目建设的最关键时期，广东院举全

院之力，通过多渠道、多层面沟通协调，确保

了现场船机的连续施工。同时，还高效组织

了风机供货运输，采取多项冬季施工创新措

施，确保现场施工效率。

2020 年 5 月 6 日，首台风机安装完成；5

月 16 日全部单桩桩基施工完成；8 月 14 日，

海上升压站吊装完成……建设者们在海上披

荆斩棘、乘风破浪。

追风不易

海上风电建设是“看天吃饭”的行当，海

洋上肆虐的风、奔涌的浪、凛冽的寒潮，都有

可能对项目建设造成冲击。如何把握住极其

有限的窗口期，高效组织海上施工，对“捕风

汉子”们是不小的考验。

2020 年 11 月 18 日 ，这 是 整 个 项 目 极

为 关 键 的 一 天 —— 金 湾 项 目 第 一 回 路 并

网发电。

为了这一天的万无一失，项目部电气工程

师吴秀平住在了升压站上。这位此前从未见过

大海的东北汉子，在360度无死角的“海景房”里

和施工人员一起，一待就是31天。

“冬季的珠江口海域，平均每个月只有

5~10 天的施工窗口期，可以说每个小时都非

常珍贵，必须争分夺秒。”项目副经理程玉光

介绍说。

为了提高作业效率，金湾项目部把海上

升压站作为项目建设的前线指挥部，运用智

慧数据系统密切监测海况和天气。吴秀平和

施工团队在升压站上 24小时待命，只要条件

允许，立即出海作业。

站上淡水资源紧张，空调机冷凝水、主

变散热器集水池收集的雨水，都被开发利用

为洗漱用水。最艰难的时候，暴雨来袭，风

高浪急，从陆地驶来的物资补给船根本无法

靠近。

升压站上没有专门的休息室，建设者们

就在配电间的空地上用折叠床搭起了简易铺

位。“常常一觉醒来，看看手机才夜里一点半，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吴秀平回忆说：“要是

到了下雨大风天，更熬人。气温降得很低，海

风一吹，透心的凉。”

“那种感觉终生难忘。”连续驻站 25 天

时，老吴婉拒了回到岸上休整的建议，“什么

时候送电完成，我什么时候下去。这样心里

也踏实。”

11 月 17 日，李耀能备好了一桌酒菜，为

即将返航的升压站工友们接风。

追风不止

生在电力，长在电力，吴秀平一家三代

参 与 和 见 证 了 中 国 电 力 建 设 的 成 长 与 发

展。从东北到南中国海，从燃煤发电到海上

风电，这些人生经历，让他十分自豪，“人活

着，除了土里刨食、赚钱养家，还有更多的意

义和追求。”

沿着华南漫长的海岸线，10 多年来，海

上风电项目不断建成投运。从湛江外罗到珠

海金湾，从徐闻港到伶仃洋，一座座海上风电

场缀起了一串清洁能源的明珠。

这背后，是海上追风者们漫长的奋斗

之路。

2009年 7月，广东台山，小襟岛海域。旭

日初升，一艘快艇从台山铜鼓码头驶出，广东

院的追风人开始一天的工作，测量收集海风

及海况数据。那一年，国内海上风电发展刚

刚萌动。

广东省启动海上风电规划编制后，广东

院派出多支“追风”团队，在近 4000 公里的

海岸线上，测风探海，摸排广东的海上风能

资源。

海上风电技术团队的首批人员，被同事

称之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风能技术中心主

任周冰就是广东院最早一批全面投入海上风

电的技术人员，也是大家公认的海上风电领

域的行家里手。

那几年，他和同事们忙忙碌碌，但却没

有投产业绩。在火电盛行的年代，这群年轻

人在当时还是“冷板凳”的海风业务上潜心

研究。

历时3年，《广东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

编制终于完成。作为国内首个获批的省级海

上风电规划，该规划也成为广东省首份掌握海

上风电资源“家底”的指导性文件。

随着海上风电业务的不断发展，2017

年，周冰工匠创新工作室（海上风电）成立，海

上风电团队成员从最初的 12 人发展壮大至

如今的 200余人。

2021 年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被 纳 入 我 国

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 体 的 新 型 电 力 系 统 大 变 革 的 号 角 正 式

吹响。“加大技术创新，为能源的低碳清洁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广东院副总经理彭

雪平说，未来，建设者们将在海洋更深远

处追风……

受访者供图


